对《香菱学诗》的三点探索

潘旭跃
   　　高中语文第六册课文《香菱学诗》选自《红楼梦》第四十八回，节选内容以薛蟠之妾香菱学诗过程为主线，蕴含着丰富的内涵。要正确理解这篇文章的内涵，须得从香菱的不幸遭遇写起。 

   　　 

   　　一、关于香菱的生平 

   　　 

   　　香菱本名英莲，乃姑苏城内乡宦甄士隐的独生女。士隐名费，娶妻封氏。封氏“情性贤淑，深明礼义”。甄士隐“禀性恬淡，不以功名为念，每日只以观花修竹、酌酒吟诗为乐，倒是神仙一流人品”。不料年已半百的甄士隐，值元宵佳节之时，命家人霍启抱了三岁英莲去看社火花灯。半夜中，霍启因要小解，便将英莲放在一家门槛上坐着。待他小解完了来抱时，哪有英莲的踪影?那霍启也就不敢回来见主人，便逃往他乡去了。从此士隐夫妇，思女心切，几乎不曾寻死。祸不单行，这日三月十五日，甄家近旁葫芦庙中炸供，那些和尚不加小心，致使油锅火逸，招来一场火劫，“将一条街烧得火焰山一般”，甄家也被烧成“瓦砾场”。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盗蜂起，无非抢田地，鼠窃狗偷，民不聊生：因此官兵剿捕，难以安身。”士隐只得将田庄都折变了，携了妻小与两个丫环投奔岳父封肃家中。封肃为人刻薄，甄士隐看破了世态炎凉，竟扔下封氏，跟了疯跛道人，来到“急流津觉迷渡口”旁的草庵中做道士去了。 

   　　且说英莲被人拐子拐走后，养到十一、二岁，被冯公子看中而欲买去为妾。英莲闻听，以为从此可跳出火炕，自叹道“我今日罪孽可满了!”后又听见冯公子令三日后过门，她又转有忧愁之态。谁料人拐子想赚双份钱，又暗中把英莲卖给薛蟠。薛蟠为争英莲，活活打死冯公子后，拽了英莲，扬长而去。后以贾雨村了结此案，判定薛家赔了冯家几个烧埋之费了事。真可谓“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葫芦僧乱判葫芦案。” 

   　　可见，甄英莲对杀人犯薛蟠根本沾不上“爱情”两字。她做了薛蟠之妾后。改名香菱；刚离火坑，又陷泥潭。从此，具花柳之姿秉风雷之性的薛蟠之妻夏金桂联手薛蟠之妾宝蟾，专在薛蟠面前拨弄是非，致使香菱时遭薛蟠殴打。《红楼梦》末回高鹗借甄士隐之口，交代了香菱最终落得个“产难完劫，遗一小于薛家以承宗祧”的悲惨命运。 

   　　 

   　　二、《香菱学诗》的主旨到底是什么 

   　　 

   　　薛蟠是王夫人妹薛姨妈的长子，九省都检王子腾的亲外甥。他是“天下第一个弄性尚气的人”，娶得香菱后，全家投奔到贾府，在梨香院住下。薛蟠寻花问柳的性情不改，看上了世家弟子柳湘莲，闹起同性恋来，被柳湘莲骗到野外揍得个鼻青目肿，想想愧见亲友，便跟了薛家当铺内揽总管张德辉到外地做生意去了，香菱因而得以到大观园中蘅芜院里与宝钗住在一起。她那样执著地向大观园中众姐妹学诗，目的是想摆脱自己卑贱的社会地位，跻身于上层社会。对于这一点，大观园中众姐妹们心里都清楚，有《香菱学诗》中所记述的一件事为证：当李纨拉了香菱到暖香坞中看惜春的画缯时，香菱对画上的几个美人羡慕不已，指着笑道：“这一个是我们姑娘，那一个是林姑娘。”探春理解她的心情，因而笑道：“凡会作诗的都画在上头，快学罢。” 

   　　因为香菱潜心学诗的目的在于摆脱自己卑贱的社会地位，以跻身于处于上层社会的大观园众姐妹中，所以，作为中国文学史上对封建社会失去希望的第一位作家曹雪芹来说，是不可能把香菱学诗的目的加以弘扬的，更不会把这种目的作为《香菱学诗》的主旨的。他只能对香菱这种被动的与世抗争方法给予同情。 

   　　《香菱学诗》的主旨到底是什么?这篇文章是以香菱写诗、众人评诗为经纬的，我们不妨以研究本文中林黛玉、薛宝钗等的有关诗评作为突破口。 

   　　林黛玉主张“不以词害意”，当香菱说自己只爱陆放翁的诗“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时，林黛玉则答：“断不可学这样的诗。”因为这种诗提倡关门创作，脱离实际，往往缺少作者的真性情。林黛玉向香菱推荐王维、杜甫、李清照、陶渊明、应瑒、谢、阮、庾、鲍等人的诗词，因为他们的作品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有感而发，所以值得学习。 

   　　在宝钗眼中，香菱只要能做一个贤妻良母就行了。懂得多了，反而不好。她反对香菱跟黛玉学诗，说“何苦自寻烦恼，都是颦儿引的你，我和他算账去。你本来呆头呆脑的，再添上这个，越发弄成个呆子了”。尽管如此，倔强的香菱终于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首诗： 

   　　月挂中天夜色寒，清光皎皎影团团。 

   　　诗人助兴常思玩，野客添愁不忍观。 

   　　翡翠楼边悬玉镜，珍珠帘外挂冰盘。 

   　　良宵何用烧银烛，晴彩辉煌映画栏。 

   　　宝钗看后说：“这个不好，不是这个作法。”对这首诗持完全否定态度。因为诗人把所寄情的对方称为“野客”，自己所表露的心情又是“常思玩”而不是“常思念”；另则，诗人把“良宵燃红烛”写成“良宵烧银烛”，对于这一切，作为薛蟠之妹、香菱之小姑的宝钗来说，当然是表示不满了。黛玉笑着对这首诗的评价是：“意思却有，只是措词不雅。皆因你看的诗少，被他缚住了。把这首丢开，再作一首，只管放开胆子去作。”这里的“措词不雅”，乃是指香菱把薛蟠称作“野客”，又指“常思玩”和“晴彩辉煌”的用词与香菱思念薛蟠的心情不符。既然你香菱用了这么多的不雅之词，可见你香菱对薛蟠没有思念之情，那么你何不大胆避开他，另做一首有真感受的其他内容的诗呢?黛玉的评点，确有独到之处，殊不知诗中“野客”两字，实为指野鬼冯公子，可见香菱这精华灵秀独钟的薄命女，也谙知掩眼法的。而“常思玩”、“晴彩辉煌”这类词，正是香菱童心未泯，对前路充满希望的心情显露。曹雪芹用高超的艺术手法，借香菱之手，表达了这位不幸女子“谁解其中味”的无限苦涩和复杂心情，并寄以深切的同情。 

   　　香菱的第二首诗为： 

   　　非银非水映窗寒，试看晴空护玉盘。 

   　　淡淡梅花香欲染，丝丝柳带露初干。 

   　　只疑残粉涂金砌，恍若轻霜抹玉栏。 

   　　梦醒西楼人迹绝，余客犹可隔帘看。 

   　　黛玉看后评道：“自然算难为他了，只是还不好，这一首过于穿凿了，还得另作。”所谓“难为他了，”是黛玉误认为此诗末句是香菱心非所愿地在写对薛蟠的思念，整首诗的以景抒情法就难免落入矫揉造作的境地，因而显得“过于穿凿”；况且诗中的“映窗寒”、“护玉盘”、“香欲染”、“露初干”等词，也无非是从古诗词中拿来。宝钗则笑评此诗道：“不像吟月了，月字底下添一个‘色’字倒还使得，你看句句倒是月色。这也罢了，原来诗从胡说来，再迟几天就好了。”在宝钗看来，对于丈夫远行在家守寡的妻妾来说，应该清心守洁，是不应多吟“色"字的；另则，薛蟠离家不久，香菱竟吟出“人迹绝”、“余客”诸类不吉利的词儿来，岂不活咒人？因而就难怪她说香菱在“胡说”了。殊不知此诗是香菱“放开胆子去作”后的真性情的显现：前面三句，是表白自己离别冯公子后的凄苦心路历程，未句则是对冯家香烟断绝的悲惨景象描写和自己时时思念他的真情表白。曹雪芹用表面波澜不惊的笔墨，写出了香菱蕴于心底的幽情。 

   　　香菱的第三首诗写道： 

   　　精华欲掩料应难，影自娟娟魄自寒。 

   　　一片砧敲千里白，半轮鸡唱五更残。 

   　　绿蓑江上秋闻笛，红袖楼头夜倚栏。 

   　　博得嫦娥应借问，缘何不使永团圆。 

   　　这首七律不论在思想的深刻性上还是在艺术的独创性上，都胜过前两首，可谓进步神速，故曹氏借香菱自梦中得出，它因在《红楼梦》第四十九回中，所以高中语文教材编者没有把它编入《香菱学诗》一文中，但与香菱学诗过程溶于一体，我故录之。这首诗的主题是表达了香菱欲显才思和思念亲人的心情，终于被大观园中众人所接受。大家看了笑道：“这首不但好，而且新巧有意趣。可知俗语说‘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社里一定请你了。”香菱听罢惊喜不己，从中可以看出她为摆脱自己低贱的社会地位的迫切性。 

   　至于宝玉，对香菱的才情更是赞不绝口，他对香菱的第一首诗作看后就道：“这正是‘地灵人杰’，老天生人再不虚赋情性的。我们成日叹说可惜他这么个人竟俗了，谁知到底有今日，可见天地至公。”这正是曹雪芹借宝玉之口对香菱的评价所在。他以饱蘸深情的笔，讴歌了这位精华灵秀的薄命女，并对她的苦苦挣扎给以无限的同情，这就是这篇文章的主旨。 

   　　《香菱学诗》的内涵是丰富的：曹氏除对香菱刻苦学诗的精神给以肯定外，又通过实例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文学作品必须结合作者的创作环境和创作动机进行分析，否则，就难解其中“味”。正像黛玉虽精明却不知香菱的苦衷而误解其诗，宝钗站在封建礼教、家族利益的立场上曲解其诗的道理一样。 

   　　因为时代的局限，曹雪芹虽然不能站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来评价文学作品，但是，他那“追踪摄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耳目，而反失其真传者”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精血诚聚”的创作精神，至今仍熠熠闪光。 

   　　 

   　　三、香菱的悲剧意义 

   　　 

   　　《红楼梦》里一共出现四百多位人物。曹雪芹把香菱的“档案”安排在“金陵十二钗副册”的首位，可见曹氏对香菱这个人物重视的程度。“副册”对香菱评道：“根并荷花一茎香，平生遭际实堪伤。自从两地生孤木，致使香魂返故乡。”赞颂了香菱与命运抗争的顽强精神，并暗示了她日后难产遗孤，魂归乡里的悲惨命运。 

   　　香菱的命运是与家庭的急遽败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父甄士隐，甄士隐者，具有双重含义：一为真士隐，一为真事隐。《红楼梦》第一回交代：甄士隐原是姑苏乡宦，拥有田产，堪称当地望族，并操守明代遗风，不以功名为念，因遇“鼠盗蜂起，无非抢田夺地”，“官兵剿捕，难以安身”，实质上指的是清王朝的政治迫害、肆意盘剥和圈地运动，致使甄家夫妻离散，家产尽被刮走。为保独生女英莲的性命，甄士隐不得不把她送到薛家当了丫环。为避讳忌，曹雪芹不得不将真事隐去，运用甄家遭火劫、英莲遭人拐的虚构手法，以解释甄家“水涸泥干，莲枯藕败”的惨象。其中《红楼梦》末回交代甄士隐向贾雨村述说自己对爱女英莲“遭劫”后的生活了如指掌的情景，便是英莲到薛家去的真实原因的最好佐证。 

   　　香菱者，“守气节漂零”之意也。英莲虽然改换姓名，保全了性命，并颇守家风，但最终也摆脱不了成为新兴统治阶级传宗接代的牺牲品的悲惨命运。 

   　　甄士隐一家的出现，对《红楼梦》一书起着开阖的作用。香菱的悲剧安排，显示了曹雪芹的大汉族正统思想，香菱的悲剧意义在于：它在客观上把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紧密地联系起来，增强了曹雪芹“怀才不遇，无力补天”的重负感和悲剧感，从而也使《红楼梦》所表现的主题远远超出了曹雪芹“怀金悼玉”的旧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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